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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四川高院法官太没有良心了！一个活生生的人就这么没得了，疑点那么多，他们竟然只相信对方的话，维持不进行赔偿。”徐浪舟的老母亲悲愤交加地说：“儿子的遗体还冻在殡仪馆里，他的冤还没有申，我要继续告！”


这是二零一五年二月，徐母收到省高院的决定书时，含泪的控诉。此时，距徐浪舟被迫害致死已近三年。二零一三年十月中旬，徐母向省高院递交了国家赔偿申请材料，而这一等就是一年多。


七旬老母肝肠寸断


二零一二年三月十八日晚十点，攀枝花优秀警察徐浪舟在“术后恢复的很好”的情况下，突然离奇死亡。家人得知消息犹如晴天霹雳，完全难以相信。尤其是七旬老母亲彭广贞，心痛的肝肠寸断。


当她得知儿子的死讯，不禁失声痛哭：天啊！天啊！我的儿冤啊……老人对儿子的死讯无法接受，怎么好端端的突然就死亡了？老人独自一人辛辛苦苦把一双儿女拉扯大，实在太不容易，谁知道老了却要经受丧子之痛。善良孝顺的儿子是她的依靠、她的希望，更是她的骄傲，而且他才三十九岁，正是风华正茂年纪。


死因被掩盖


徐浪舟被五马坪监狱迫害致生命垂危，被送往成都警官总医院做手术。从病历记录上看，徐浪舟术后状态很好，三月十六日已能吃半流质食物。但三月十八日的病历记录表明，他身体突然出现急性肾衰竭等症状。据医学专家对病历的分析，徐浪舟绝非“正常死亡”，而是在住院期间遭受外伤，例如暴力殴打，而导致死亡。


也就是说，可能有人在医院故意用暴力殴击徐浪舟，使他死于非命。徐浪舟遗体胸部有大片血瘀的照片（右图）也佐证了这一点。


被拖延的14个小时


三月十七日晚十点，五马坪监狱告知，徐浪舟病危，需要抢救，正联系华西医院办理转院手续。


三月十八日上午，徐母赶到医院，看到儿子已昏迷，医院停掉了输液、输氧、呼吸机等一切救治措施，也没有一个医生、护士在场。老人要求立即转院实施抢救，却被赶了出去。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从病历资料可以得知，警官医院从三月十七日晚十二点后，就中断了一切医疗救治，并故意拖延了十四个小时才转院。


不难看出，徐浪舟被暴力殴打致病危，以及警官医院的消极对待，是造成徐浪舟死亡的直接原因。警官医院和五马坪监狱难以推脱“故意杀人”的嫌疑。


在徐浪舟离世的第二天（即三月十九日），五马坪监狱九监区副监区长邱云南便瞒着家人，擅自签字拒绝尸检；成都市新都区东林殡仪馆限制家属照相、看尸体，只让看头部，这一切是不是为了极力掩盖真实的死因？





艰难的申冤路


老人义无反顾的走上了步步艰辛的申冤之路，可是多次交涉、抗争、投诉均无果，她自己还受到监狱警察的利诱和威胁，后来老人决定就儿子的非正常死亡申请国家赔偿。


老母亲先向四川五马坪监狱（现嘉州监狱）提出国家赔偿，收到不赔偿决定后，又向四川省监狱管理局申请复议，却依然未获赔偿，于是她向四川省高院提起诉讼。


时限上的刁难


《国家赔偿法》第二十八条规定，法院赔偿委员会应当自收到赔偿申请之日起三个月内作出决定；属于疑难、复杂、重大案件的，经本院院长批准，可以延长三个月。


二零一三年十月中旬，老人去省高院递交国赔申请材料，并收到了盖章的收讫证明。


法定的三个月时间过去了，老人没收到任何音信。她持收据去高院询问，不料窗口女法官竟丢出一句“你的申请已经过了诉讼时效，不能立案”，（转下页）（接上页）并没收了老人手上的收据。老人只有跑到邮局，请他们出具了签收日期证明。看着盖章的邮局证明，法官再没有理由蛮横了。直到二零一四年一月二十四日，法院才出具了受理通知。


可是案件一直没有回音，老人只有一次次去高院询问。一直到半年都快过去了，省高院才开庭质证，质证后再次杳无音信，老人又几次去问，二零一五年一月三十日，法院出具了决定书。此时距法院受理本案已经一年多了。


省高院回避的疑点


本案疑点相当多，可是省高院的开庭质证及出具的决定书中，都回避了本案的关键疑点，比如：


徐浪舟死亡后，五马坪监狱警察不经家属同意偷偷在通知书上签署“拒绝尸检”，两天后，乐山检察院当着家属面撒谎说已经做了尸检；


徐浪舟遗体上奇怪的外伤；


监狱与检察院多方阻扰尸检，同时五马坪监狱派出感化团“亲热”的欲与徐母协商解决此事；


尸检时，监狱强行将徐母脱离现场；


监狱提交给省高院的造假病历；


监狱与省监狱管理局提交的无酷刑虐待等证词，均来自其内部警察或监管犯人，却不提交律师要求调取的关键录像等。


我们不禁要问，省高院法官这样无视关键证据枉法裁决，是否有包庇罪犯之嫌？徐浪舟的冤何时才能申？


优秀警察蒙冤


法轮功学员徐浪舟，生前是攀枝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的一位优秀警察，长的高大帅气，秉性单纯善良。自修炼法轮功后，他按照“真、善、忍”标准为人处事，平时与人为善，几次默默捐助希望工程，工作中执法公平，任劳任怨，因表现突出他连续四年被评为市先进工作者，当地媒体曾多次报道过他的感人事迹。


可这样优秀的一个人，只因为坚持信仰而被开除公职、被关押、被劳教、被判重刑。他经历了“上刑床”、几万伏电棒电击、捆警绳五花大绑暴晒、高温奴工、吊打等各种酷刑。历经八年苦难冤狱，眼看再过半年徐浪舟就要获释，却突然被残忍地杀害了。


在徐浪舟蒙冤入狱的几年时间里，由于当局的违法阻止，二零一一年十月九日，徐浪舟蒙冤入狱的第七年，徐母才第一次被批准见到在五马坪监狱遭受迫害的儿子。


当时，老母亲见徐浪舟瘦得皮包骨头，问他为什么不买点奶粉、芝麻糊等营养品吃，徐浪舟手指狱警说：“他们不卖给我，只买洗漱用品给我”。当时几个狱警当着老人面吼他，不准他说，还强行把徐浪舟拖走。


而此前，徐浪舟妹妹去看他时，徐浪舟当着狱警的面揭露满茂林、杨建元、纪某某等人长期殴打虐待他，其中一次他被捆绑吊打两天一夜，所以他只能绝食抗议狱警的严重违法行为；徐浪舟还揭露说，狱警以他不服从管理为由，把他全部衣裤剪碎，当时见妹妹时只能借其他犯人的衣裤穿。


据悉，至少有十二名法轮功学员被五马坪监狱迫害致死。五马坪监狱（现已与川南监狱合并成嘉州监狱）书记、监狱长祝伟血债累累，将难逃正义的审判。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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截止2015年5月初，在海外退党网站上声明“三退”的人数已达2亿。天灭中共，退党自救！





五马坪监狱迫害致死的部份学员


姓名�
年龄�
简介�
照片�
�
邓建刚�
不明�
彭山县凤鸣镇的中医，是有口皆碑的好人。出狱时骨瘦如柴，失去记忆。�
��
�
冯忠良�
48�
攀枝花市建设局设计管理员，被迫害致纤维空洞型肺结核，身体严重衰竭。�
��
�
刘天厚�
74�
凉山州会理县果元乡人。他被关押后,半身瘫痪的老伴因担惊受怕，悲愤离世。�
��
�
刘学明�
57�
新津养鱼专业户。残酷的迫害，使他患上了严重高血压，于二零一二年二月十一日凌晨离世。�
��
�
五马坪监狱迫害致死的还有：


43岁的原成都空压机厂工程师蒋云宏；


会理县果元乡九榜村七旬老人高光崇；


63岁的巴中市法轮功学员赵国吉；


55岁的巴中市法轮功学员张坤阳。


70岁左右的宜宾法轮功学员李源荣；


59岁的攀枝花市仁和区原国土局干部张兴才；


63岁的原攀钢汽车运输公司修理工吴名山。














攀枝花优秀警察徐浪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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图片：徐浪舟遗体胸前大片瘀伤，疑遭重殴致死。








